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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赵其国（左三）在云南西双版纳进
行野外考察。

1957年 5月，在云南金沙江河
谷考察时，赵其国（左二）等在金沙
江的渡桥上。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系列报道 396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科学家怀揣科学
报国之志，在他们当中，有一位七旬长者，在杂志

发刊词中振臂疾呼：“国家以科学发展为立国之方

针”“各种科学，须一齐前进”“不应以赚钱谋富为
唯一之要务”；有一位青春正盛的年轻人，义无反

顾投身于打破天然橡胶封锁的大会战中，十年坚

守，为新中国橡胶事业作出贡献。本期，我们通过
两份史料，走进两位科学家的世界，感受他们的报

国赤诚。

秉志：发刊词里的科学报国心
姻徐丁丁

1957年春，中国近代生物学奠基人之一、著名
动物学家秉志，为新创刊的《动物学杂志》撰写了
一篇《发刊辞》。在这份并不算长的文稿中，他一方
面回顾了中国动物学在旧时代的艰难处境，另一
方面也以一位老科学家的身份，对新中国动物学
乃至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寄予了深切期望。诸如
“国家以科学发展为立国之方针”“各种科学，须一
齐前进”“不应以赚钱谋富为唯一之要务”等表述，
集中体现了他对科学与国家、学科与社会之间关
系的深刻理解。

撰写这篇《发刊辞》时，秉志 71岁。从清末中
举、留学美国研究动物学，到回国后投身中国近代
生物学的创建与建制，他几乎完整经历了中国现
代科学在动荡时代中艰难起步的全过程。正是这
种长期的学术实践与时代经验积累，使他在新中
国成立后，对科学发展问题格外敏锐而清醒。在他
看来，科学不仅关乎技术与应用，更关乎知识体系
的整体建设与人才的长远培养；一门学科是否“有
用”，不能仅以短期成效来衡量，而应置于国家文
化与科学整体发展的视野之中加以考察。

因此，《发刊辞》并非一篇单纯为动物学“张
目”的文章。通过对动物学价值、学科处境和发展
前景的讨论，秉志实际上回应了一个更为根本的
问题：在国家百废待兴、科学亟待振兴的背景下，
究竟需要发展什么样的科学，又应当以何种态度
对待基础研究与青年人才。重读这份写于新中国
成立初期的文稿，不仅有助于理解秉志对中国动
物学发展的思考，也为我们反省科学发展中的学
科取舍、人才培养与长远规划，提供了一份值得珍
视的历史参照。

科学救国，利用厚生

秉志出生于 1886年，少年时期即受传统科举
教育熏陶，曾考中秀才、举人。1909年，秉志获得第
一届庚子赔款留学名额，赴美专攻动物学，先后在
美国多家研究机构进行学习与研究，并于 1918年
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不仅
系统掌握了当时西方生物学的理论与方法，也逐
渐形成了以科学救国为毕生志业的价值取向。

在海外求学的 10余年间，秉志始终密切关注
国内的情况。他回忆道，彼时中国“委（萎）靡不振，
受列强逼凌，国家岌岌不保”。他深切感受到科学

落后对于国家与社会的深远影响。在他看来，近代
中国之所以长期陷于贫弱困境，与科学基础薄弱
密切相关。正是在这一认识之下，秉志将研究生物
学视为一条既能“增加人类之知识”，又能“利用厚
生、裨益社会”的道路，把个人学术追求与国家前
途紧密联系在一起。

1920年学成归国后，秉志并未专注于个人研究，
而是迅速投身于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建制化进程。他
在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同时，参与创建了国人自
办的第一个生物学系———国立东南大学生物学系，
推动成立了国内最早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之一———中
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并积极组织发起成立中国动
物学会等学术团体，倡导系统开展动植物调查、分类
与研究工作。这一系列实践，既为中国生物学研究奠
定了制度与人才基础，也体现出他对科学事业“整体
建设”的高度自觉。

秉志始终保持着一种相对克制而清醒的自我
定位，他曾谦虚地说自己“能力有限，不能偏为”，
既未从政，也未经商，而是选择以科学与教育作为
终身志业。在他看来，科学并非少数人自足的智识
活动，而应当通过教育与研究，逐步转化为提升社
会整体文化水准与国家能力的基础力量。这种以
科学救国、以学术服务社会的理念，贯穿了他一生
的学术选择，也构成理解其思想的重要前提。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道路与价值观之上，秉志
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科学发展的方向与方式提出
了更为系统的思考。《发刊辞》所集中呈现的，不仅
是他对动物学这一具体学科的期望，更是他基于
自身经历，对科学如何在国家建设中发挥长远作
用的整体判断。

齐头并进，不可偏废

在《发刊辞》中，秉志反复强调科学与国家建
设之间的内在关联。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
家以科学发展为立国方针，凡百建设皆不能离开
科学，而科学的发展本身，又离不开理论探索与学
术积累。在这一论述中，秉志关注的并不是动物学
一门学科的前途，而是整个科学体系在国家发展
中的位置与运行方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发刊
辞》所呈现的，实则是一位老科学家对于“国家需
要什么样的科学”的系统思考。

近代中国长期积贫积弱、战乱频仍，社会舆论与

政策实践往往更倾向于强调科学的直接功利价值。
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种倾
向都以不同形式存在。秉志对此保持着高度警惕。他
明确指出，科学并非彼此孤立的若干门类，而是一个
有机整体，其发展需要各学科齐头并进、相互支撑。
任何基于短期效果而对学科进行取舍的做法，都会
在整体上损害国家科学能力的发展。

在《发刊辞》中，秉志直言，旧时代教育破产、
科学落后，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已逐步摆脱积贫
积弱的局面，社会心态亦应随之转变。他批评那种
将“赚钱谋富”视为唯一目标的功利观念，认为若
以是否能够迅速产生经济效益作为衡量科学价值
的标准，必然导致基础学科被边缘化，进而影响国
家长远发展的根基。

在他看来，这种“庸俗肤浅之议论”并非无关
紧要，而是足以误导科学政策、贻害百年。以动物
学为例，秉志指出这一学科在当时常被视为“无关
建设之学问”。然而，在他的科学观中，动物学与
农、林、医、药、卫生等领域具有密切关系，是多门
应用学科不可或缺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动物学与
进化论、生物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其价值
并不能以短期产出衡量。

通过为动物学“正名”，秉志实际上是在为基
础科学作辩护。应当看到，这种辩护并非出于学科
私见，而是源于他对科学整体运行逻辑的清醒认
识。秉志认为，科学的发展具有长期性与累积性，
其成果往往在较长时间后才显现出来；若仅以眼
前成效作为决策依据，势必削弱理论研究与基础
学科的生存空间，从而影响国家未来的持续创新
能力。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他强调“各种科学，须
一齐前进”，反对偏废与失衡。在同期发表的相关
文章中，他进一步指出，国家既以经济建设、国防
建设与科学本身的发展为目标，就应重视理论探
索与学术研究的整体推进。由此可见，《发刊辞》所
体现的，并非一时一地的政策建议，而是一种面向
长远的科技发展战略。

全面发展，培育人才

在整体科学观之外，秉志在《发刊辞》中尤为
关注的是青年人才的培养问题。在他看来，科学事
业的持续发展，最终取决于是否能够形成稳定而
充满活力的人才梯队。新中国成立后，科学研究与

教育事业面临全面重建的任务，如何引导青年学
子正确认识学科价值、安心投入长期研究，成为摆
在科学界面前的重要课题。

对于青年学生而言，秉志强调的是志向与耐
心的重要性。他指出，凡对动物学“感有兴趣，天性
相近者”，应当及早系统学习，力图深造，而不应因
一时的功利考量而踌躇观望；而对于未从事该学
科者，也应消除轻视态度，认识到不同学科在整体
科学体系中的必要性。他强调学科平等与学术志
趣，体现了他对学术生态健康发展的深切关注。与
此同时，秉志并未将责任完全寄托于学生个人。在
他看来，大学与教师在人才培养中同样肩负着不
可推卸的责任。高校不仅应适当扩大相关专业的
招生规模，更应鼓励学生深造，形成稳定的研究队
伍；教师则应尽心教学、以身作则，引导学生在扎
实训练中逐步形成严谨的学术态度。唯有师生共
同努力，才能推动学科真正实现持续发展。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秉志对创办《动物学杂
志》寄予厚望。他希望这一刊物不仅推动学术研究、
为研究者提供交流平台，也能为从事教学者与有志
于动物学的青年学子提供可靠的参考与支持。在他
的设想中，学术期刊并非单纯的成果发表场所，而是
联结研究、教学与人才培养的重要纽带。

通过反复强调青年人才与学术环境的重要
性，秉志实际上将科学发展的核心问题落脚于
“人”。在他看来，科学的全面发展，不仅意味着学
科布局的均衡，更意味着一代代研究者在良好制
度与价值引导下，得以安心从事长期而基础的学
术工作。这一认识，与他在整体科学观中所反对的
功利主义取向一脉相承。

作为中国近代生物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秉
志毕生致力于发展中国人自己的科学事业。他筚
路蓝缕、殚精竭虑，既推动了生物学研究的制度化
进程，也在思想层面留下了关于科学何以立国、学
术如何传承的深刻启示。重读这份写于新中国科
学事业起步阶段的文稿，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秉
志关于动物学发展的深层思考，也让人更加确
信———尊重基础、统筹学科、涵养人才，是一切科
学事业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之道。

（作者系深圳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中心讲师）

赵其国：在橡胶封锁战中突围
姻杨坚

70多年前，当那场打破天然橡胶封锁的大会
战轰轰烈烈开始时，赵其国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
的年轻人。然而，使命召唤，他毅然告别新婚的妻
子，不畏艰险，投身于华南橡胶宜林地的调查工
作，从零开始，一干就是十年，为我国的天然橡胶
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野外初探，积累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百废待兴，民用生产
与国防建设对天然橡胶的需求极为迫切。然而，西
方国家妄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对我国实施
全面封锁禁运，天然橡胶作为关键战略物资，更被
列为禁运重点。1950年 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我国天然橡胶供应更趋紧张。在这一背景下，党中
央果断作出“一定要建立我国自己的橡胶生产基
地”的战略决策。

1953年 8月，赵其国等人从华中农学院（现华
中农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工作。9月，赵其国参加了全国具有战略意
义的橡胶宜林地调查。在老一辈土壤科学家李庆
逵等人的带领与指导下，与一大批热血青年深入
深山密林中开展工作。

1953—1956年，赵其国主要在雷州半岛、海
南岛、广西、粤西等地进行土壤调查，负责我国
热带作物开发利用方案的编写，对我国热带土壤
资源及热带作物的开发利用提出具体方案与规
划意见。

最初的工作从雷州半岛开始，这是赵其国第
一次开展土壤调查工作，很多内容是在学校学习
中没有接触过的，因此必须一边工作一边从头开
始学。他在野外考察笔记中详细记录了如何测量
地形：“结合使用罗盘仪器，开始步测距离，并填写
土壤图，学习并熟悉罗盘的用法，测方向、定点位、
测坡度，练习步测，知道自己一步是 81厘米，并学
习绘制土壤图的初步绘法，如何把地上的距离移
在图上，并适当估计长度与比例尺的换算；确定挖
土壤剖面的地点、深度、高低、宽度与观察剖面的
方向，在进入观察土壤剖面时应注意什么内容，如
何分析土壤剖面的形成与发展规律。”

通过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赵其国很
快掌握了一些绘制土壤图的方法，如制图的目的、
类别、比例尺的确定等，在具体方法上，初步掌握

了罗盘仪的使用方法，能初步运用罗盘仪把握方
向与点位高度。

在绘制土壤图时，赵其国初步了解如何从概
测（即一般了解土壤情况）入手，继而深入重点绘
制某处土壤图，并在详测土壤图时对土壤界线的
划分、坡度的观察、排水的情况、利用的问题等有
系统全面的了解，但是对于具体的绘制土壤图的
工作仍然做得很少。

赵其国在野外实践中收获颇丰，掌握了野外
调查的基础方法、积累了经验。例如，如何做好调
查准备工作，如何在野外调查中做好观察与研究，
如何全面地记载观察土壤剖面，如何在野外获得
植物、土壤标本，如何选择开挖土壤剖面的大小、
方位、深浅等，并逐步将这些经验应用到实际工作
中。这为后续开展野外调查工作筑牢了根基。

华南考察，独当一面

事实上，赵其国与大多非土壤专业毕业的学生
一样，没有系统学习过土壤专业知识。为了更好地
开展工作，当时带队的李庆逵组织他们白天工作、
晚上学习，这对年轻人的进步帮助很大。李庆逵教
不了的野外考察内容，就请别人来教。在华南调查
时，李庆逵把南京大学教授、自然地理学家任美锷
请来参与调查，还请南京农学院教授、土壤学家黄
瑞采教他们土壤微生物方面的知识。几位老师各自
发挥所长，带着学生一起学习、相互交流，每一次考
察都让大家受益匪浅、迅速成长。

此外，赵其国还特别注意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正所谓功夫在诗外，当考察队临时休整休息时，他
一头钻进资料室，查阅历年的科研资料。他的笔记
本中记录了摘录的资料和工作情况：“1954 年 10
月 10日上午，在（海南那大市儋县）天任所的资料
室摘录《林业调查手册》，了解花岗岩、正长岩、玄
武岩、变质岩和水成岩等内容。下午，工作小队在
天任所讨论工作问题，包括土壤的调查与分析、肥
料试验的布置、覆盖植物和开垦方式等。李庆逵谈
在海南工作上一阶段的一般情况和调查方式等问
题，详细讲解了土壤概图、土壤详图和土壤略图的
概念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并要求在海南调查中要
制作 150000的土壤图（概图），土壤剖面图暂不
作要求，只制作路线土壤图。晚上，又到资料室去
摘录黄瑞采的土壤肥料讲义，包括土壤培肥、有机

质和无机质养分等方面的内容，了解到华南的 3
个橡胶种植地区中，森林地最肥沃，灌木蒿草地其
次；草原地中，生长白茅、香茅、鸭嘴草的草地又比
生长矮草、蜈蚣草土壤肥力要好。”由此可以看出，
赵其国基本没有让自己闲下来的时候，总是像海
绵吸水一样不断充实自己。

在进行阶段性工作总结的时候，大家认为，要
更快更好地完成任务，除了考察前准备工作要做
好，事先要制订与明确计划、协调统一行动时间、
进行资料和仪器准备外，每个考察小队还要明确
组织领导，做到责任分明。因为李庆逵工作忙，经
常天南地北奔波，从 1958年开始，赵其国担任考
察队的领导，一方面在海南等地建立定位试验站
开展定位观测研究，另一方面继续在云南等地进
行土壤调查。

考察研究，攻坚橡胶

1957—1959年，赵其国参加云南热带作物资
源调查及云南全省土壤普查，对滇南、黔南等地热
带作物宜林地土壤进行调查，并对滇中胶泥田的
形成、改良，云南低产水稻土的类型及改良，云南
南部土壤区划进行了研究，为云南省土壤资源评
价及合理利用提供了可靠依据。

在西双版纳考察时，他们经常要钻到热带雨
林里。穿行热带雨林的过程异常艰辛，单是无处不
在的蚂蟥，便足以令许多人心生畏惧。那时，赵其
国脚上穿的是特制防蚂蟥袜，这种袜子以厚实布
料制成，袜筒颇高，可直接套在裤腿外，再以布带
扎紧固定。即便防护如此严密，面对数量众多的蚂
蟥也难完全抵御。队伍中，走在最前方的人处境稍
好，而落在队尾的人，身上往往会攀附数十条蚂
蟥。这些蚂蟥用吸盘紧扒在人的皮肤上，只有吸饱
了血，它才会掉下来。

赵其国就曾被蚂蟥叮过。有一次，他打掉了 50
多条蚂蟥。由于被蚂蟥叮咬过的皮肤会痛痒，被叮
得实在没办法了，有人就点上一根烟，用红红的烟
头在蚂蟥吸过的伤口上烫一烫，烫肿了，血也就止
住了。队员们就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日复一日地
坚持考察，从未有人叫苦。

考察队队员有时还要到当地龙山的树林里去
采标本，因为龙山是当地人的群葬墓地，里面的树
木大多保持着原始森林的样貌，在那里采集的树木

标本更适合用来做对比实验。然而，这样的林子时
不时会有狐狸、猴子、黄鼠狼、金钱豹出没，有一定
的危险性。而且，根据实验要求，有时需要晚上去采
集标本，队员们往往害怕不敢一个人去。所以通常
两人一组，一人带着一根大棍子，一人提着灯笼，这
样艰苦且惊心动魄的考察生活持续了好几年。

1960—1963年，赵其国在参加滇南及滇西中
苏专家组联合考察的同时，还参加了西双版纳热
带土壤定位研究，对热带土壤发生性质进行了长
期、深入的定位观察。

当时，赵其国与同事们绝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
橡胶树的观测研究中，每天测定其生理指标、二氧化
碳排放量与氧气吸收量，以及土壤养分的动态吸收
效率。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橡胶树不仅能够成活，更
能实现长期健康生长，达到高产、稳产的目标。他们
深感自身工作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所以每个人都
全力以赴、斗志昂扬，精气神儿十足。

通过前后长达 10年的野外调查研究，考察队
明确了以橡胶为主的热带作物开发利用与土壤分
布及土壤性质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以热量条件、土
壤性质为标准的热带作物利用等级评价方案，为
热带作物发展规划与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基本
上解决了有关在我国发展天然橡胶的理论与实践
问题，诸如种植北线、地理背景、育种、施肥及快速
管理割胶等。这些经验对东南亚地区，乃至全球橡
胶种植有重要借鉴意义。

经过成千上万人的不懈努力，西双版纳成功
培育出大片的人工橡胶林，十分壮观、引人注目。
如今，那片茂密的橡胶林静静地伫立，向后人讲述
着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中国人民齐心协力、
冲破封锁，打了一场漂亮的橡胶攻坚战。

（作者系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赵其国（1930—2023）

赵其国，生于湖北省武汉市。
1953年毕业于华中农学院，1958年至
1963 年，参加云南、贵州华南橡胶及
热带作物宜林地考察队并担任副队
长；1964 年至 1968 年，在古巴科学院
从事古巴土壤研究，任驻古巴专家组
组长；1973 年至 1978 年，任黑龙江荒
地资源考察队队长。

赵其国长期从事我国及世界土壤地
理与土壤资源研究。首次明确提出我国红
壤具有古风化过程及现代红壤化过程两
种对立统一的特征。提出以热量条件、土
壤性质为标准的热带作物利用等级的评
价方案，为热带作物发展规划与布局提供
了可靠的科学依据。为促进土壤科学的发
展，提出了“土壤圈”研究的新方向，建立
了土壤圈物质循环开放实验室。1991年
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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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志（右）指导同事开展研究。

秉志（1886—1965）

秉志，字农山，原名翟秉志，满族，
出生于河南开封。1909年秉志考取第一
届庚子赔款官费留学生，赴美国康奈尔
大学留学，师从美国昆虫学家尼丹，
1918年获博士学位。随后在美国费城韦
斯特解剖学与生物学研究所从事研究
工作。1920年回国，秉志在南京高等师
范学校任教，并创建了我国大学中的第
一个生物系，任系主任，培养了大批优
秀学生。1922年在南京创建中国科学社
生物研究所，是国内第一个生物学研究
机构。1928年又作为主要筹建者，成立
了我国第二个生物学研究机构北平静
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院动物、植
物两个研究所的前身之一，任所长兼动
物部主任。

秉志为我国近代生物学发展作出
了开拓性贡献，为我国生物学界培养了
大批人才，是我国近代生物学的奠基人
之一。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院士）。


